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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靚兒回頭看著霍非凡，焦心地對他
解釋： 「夫君，你誤會了，情形不是如你
所想的那樣。靚兒今天和表哥見面是為了
對他表明靚兒和他緣份已盡，要表哥忘了
靚兒，另尋幸福。」

「是嗎？」霍非凡譏誚地扯扯嘴角，
他不再相信凌靚兒的話了。

「夫君，你要相信靚兒，靚兒可以對
天發誓，靚兒特地約表哥來此相見，就是
想當面說清楚，了斷這份情緣，靚兒絕對
沒有對不起夫君。夫君，你相信靚兒啊！
」凌靚兒急得掉下淚來，為什麼大家都不
肯相信她呢？

「既是如此，那你現在就對你的表哥說
明白！」霍非凡放開凌靚兒的手，漠然地丟
下命令。

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說謊，凌靚兒走到
表哥面前，一字字告訴他：

「表哥，對不起，靚兒辜負你的真情
了，靚兒決定這輩子都和我的夫君在一
起，此生此世都不會離開他，表哥，別再
等靚兒了，你會找到比靚兒更好的妻子
的。」雖然這麼做對表哥很殘忍，但她不
能不說。

「你……你騙人，表哥知道……知道
你是受了脅迫才……才這麼說的，我不
……不相信！」余仲豪忍著劇痛，搖頭不
接受凌靚兒的說法。

「表哥，你相信靚兒，你知道靚兒從
來不說謊的。我……我愛上霍非凡，我愛
上他了，所以不可能再回頭和你在一起
了，縱使以後被他冷落、拋棄，靚兒都一
樣愛他！他愛他、我愛他……靚兒可以對
你說千千萬萬遍的我愛他，我真的愛上我
的丈夫了。表哥，我愛霍非凡，不管發生
什麼事，我的心中祇愛他一人，所以你別
等靚兒了，就算等上一輩子，我們也不會
有結果的。對不起，表哥，靚兒對你很抱
歉，再見，我們永遠不會再相見了。」說
完，她流著淚跑回霍非凡身邊。這是她的

選擇，她絕不後悔的選
擇。

「表妹……」余仲
豪心中大慟，連吐了好
幾口血。他終於看出凌
靚兒是說真的，因為當
她說她愛霍非凡時眼裡
都是光彩，那種愛的光
芒騙不了人，他終究是
失去了凌靚兒！

「說完了嗎？」霍
非凡臉上的寒霜沒因為
凌靚兒的表白而融化，
他的語氣仍是凍得人發
顫。

凌靚兒點點頭，纖
瘦的身子想靠入丈夫懷
中尋求安慰，但霍非凡
推開了她，祇抓起凌靚
兒的手大步往外走。

「靚兒，表哥也祝
你……祝你幸福，再見了！」余仲豪吃力地
說出他的祝福，衷心的祝福。

凌靚兒轉回頭看著表哥，豆大的淚水
不住地落下，踉蹌地隨著霍非凡快速離
開，直到看不到表哥了，她才轉回頭拭
淚。而她如此依依不捨的神情也落在霍非
凡的眼裡。

來到相國寺外，霍非凡抱著凌靚兒跳
上馬，吆喝一聲，馬兒如箭般衝出，急奔
上路。

凌靚兒靠在霍非凡懷中，很不舒服的
皺著眉頭，因為霍非凡將她摟得好緊，緊
得讓她呼吸都覺得困難，不過她心中是高
興的，她想夫君一定原諒她了，才會這麼
抱緊她，就算不舒服她也很開心。

凌靚兒小臉貼著丈夫胸膛，聞著他身
上濃烈的味道。總算所有事情都圓滿解決
了，舒了口氣，她笑了。 （六十八）

因此，警方很快就排除了他們殺害九十九
龍馬的可能性。

九十九龍馬被殺的第二天，金田一耕助依
約前去拜訪智子。

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智子已經歷
過不少事件。

從松籟在飯店鏡面上看到那些令人膽寒的
紅色字跡開始，在不到二十天的時間內，又發
生了四個男人流血身亡的事件；接著，她又聽
到自己的母親殺死親生父親的事。

對智子來說，這真是一連串殘酷的打擊。
幸好她是個堅強的女孩，不但沒有被接二連三
地命案嚇壞，反而更堅定了要揪出兇手的決
心。

所以等金田一耕助來訪時，她便說出了
松籟在飯店鏡子上的留言，以及從九十九龍馬
那兒聽到的有關十九年前那樁慘案的經過，她
拜託金田一耕助一定要調查清楚。

「我知道這是許多年前的往事，現在才委
託作深入調查，實在不近人情。或許經過再度
調查，我母親殺人的罪嫌會因此而排除，即使
不能排除也不要緊，因為母親並非存心殺我的
生父。

「況且，我也不希望這件事就這麼不明不
白地塵封在大家的記憶之中。所幸當時的殺人
現場還保留著，我想請你再去一趟月琴島，仔
細地調查一次。」

對金田一耕助而言，智子這番坦白的話語
帶給他相當大的震撼。突然間，他覺得整個事
件的原貌開始逐漸清晰地浮現在眼前。

金田一耕助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這麼說來，兇手的目的也因此明朗了。他或許是想藉著殺

雄你的追求者來恫嚇你，甚至把你逼回島上去。」
「嗯．是的。可是兇手這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什麼我不

可以離開月琴島？」
「這裡面自然包含著多種因素，不過，我倒是懷疑兇手是否

希望你一直保持處女之身？因為你來東京的目的是為了洗擇結婚
時象，而兇手似乎是在阻止這種事的發生。」

「可是……可是……我為什麼不能結婚？」
「或許兇手對你懷有強烈的、狂熱的、佔有欲的情感吧！」

智子臉頰泛紅地說：
「可是，我想不出有這麼一個人啊！對我懷有如此瘋狂愛情

的人……」
突然間，智子吃驚地睜大眼睛，聲音微弱地說道：
「金田一先生，你該不是指神尾老師吧？」

「不，我並沒有指明任何人。」
「金田一先生，如果你以這種角度來看待老師的話，那可就

大錯特錯了。沒錯，老師她很愛我，但那絕對不是什麼同性戀之
類的感情……她之所以對我這麼好，是她自覺對我母親有責任
感，為了這份責任感，她才如此疼愛我。」

「對你母親有責任感，這是什麼意思？」
「老師認為當年都是因為自己的疏忽，才讓我媽媽和到月琴

島旅行的學生做出那麼不名譽的事。」 （一二四）

與會者都吃得飽飽的，食物自然精美，這一
點可以從各人滿足的神情上看出來。

在那種場合，忽然有人發表了上述的言詞，
多少令人感到有點意外，所以，在那中年人的話告
一段落之後，就有人叫著他的名字問： 「費醫
生，你是不是準備寫一部小說？最流行的題材？
間諜、戰爭、秘密的洩露，自然，還要有一些香艷
的描寫？」

被稱為費醫生的，是在場所有人都熟知的一
位傑出的醫生，大家也知道，近五六年來，他並
不實際行醫，而祇是埋首在實驗室中，做研究工
作，可是也未見有什麼成績，現沒有人知道他在作
些什麼。所以，自然而然，他的幾個熟朋友，在
取笑他的時候，都說他像是恐怖小說中的那個
「鬼醫」，都說他愈來愈少在熟朋友前露臉，多

半是他在研究成功了什麼魔方配製的藥，在試管
中，冒著白煙，咕嚕咕嚕吞下去之後，就會變得
形容古怪，舉止失常，為害世人。

在不到兩小時之前，各人這樣取笑他的時
候，他並沒有反駁，祇是帶著幾分不屑的笑容，
作為他的反應，同時，向我望來。

我當然也在這個聚會之中。
我也知道他向我望來的意思，是他在告訴

人： 「看，這些人多麼沒有想像力，那就決計不
再有進步。

費醫生的名字是費力，那是一個叫起來相當
響亮的名字，可是很奇怪，醫生這個職業，不知
是人們出於尊敬還是習慣，祇要是醫生，不論在
什麼場合，人家稱呼起來，就是陳醫生、王醫生
或李醫生，再也沒有原來的名字了。雜貨店東就
不會這樣，沒有人稱之為 「王雜貨店」的。

我和費力不是很熟。但是對他有一定程度的
欣賞，在一些場合中，偶然遇到，如此而已，所
以，他一直未曾在我記述的那麼多的故事之中出
現來。

在這個故事中，他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
一點，要請大家注意。

他忽然宣稱的那個 「進攻陰謀」，我既然在
場，自然也聽到，我也不知他忽然這樣說，是什
麼意思。

大家的話題，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緩緩轉
動著手中的酒杯，神情十分感慨，想說什麼，我
卻弄不明白，自然也無法表達什麼確切的意
見。

又有人大聲問： 「是麼？那個陰謀，發生在
什麼地方？」

費力陡然激動起來，先是大幅度地揮著手，接
著，放下了酒杯，雙手一起指向自己的身子，然
後，又指向在他身邊幾個人的身子，再指向所有
人的身子，叫著： 「在哪裡？就在我們的身體
裡，就在這裡，在你、我、他，每一個人的身體
裡。」

由於他是醫生，再加上他剛才的那一番話，
給我的印象，可算是深刻，所以，我立即明白他想
表達的是什麼了。（二）

且表柯爺一肚子熱血，火焰焰的。到了家中，秀林問： 「你
到宣家怎麼樣了？」柯爺也不回言。夫人還坐在那張椅子上發
怔，寶珠也伏在椅子上哭啼啼。見柯爺回來不動聲色，以為前去
一定追問沒有此事，解了錦箋之疑，大家略放些心。祇是秀林見
柯爺這般光景，好生詫異。哪知柯爺於黃昏後，暗命家人備了三
乘小轎，在後園門口伺候。假意著人向小姐說： 「夫人聽得老爺
於三更要弄死小姐，特備下轎在後門等候。小姐速往宣府躲難要
緊。並帶如媚、如鉤。」寶珠不知是計，唬得魂飛天外，急急帶
了兩個丫環出房，趕至後園門上轎，一路趕奔御河下來。柯爺後
面親身押著三乘轎子，怎生逼寶珠投江，且看下文。

第八回 癡生染病 義友央媒
詩曰：
忽聞凶耗起愁思，一點癡情祇自知。
藥石任他醫百病，誰醫死別與生離。
柯爺押著女兒寶珠並丫環如媚、如鉤三乘轎子由御河邊走了

幾里下來，將近大江不遠，對岸儘是蘆洲，喝令轎子住著。轎夫
答應，把三乘轎子歇下。寶珠在轎內聽見是他父親的聲音，唬一
大跳，暗想： 「不好了，我今日是沒命的了。」心下正在悲切，
又聽見柯爺喝叫： 「寶珠與兩個小賤人快些出轎！」寶珠主僕三
人祇得出轎，向外一望，但見一派江水滔滔，免不得魂不附體。
又見柯爺叫三乘轎子先回，不知是何意思。寶珠忍不住向前叫
聲： 「爹爹！此刻天已黃昏，將女兒與兩個丫環帶至此地做什麼
事情？」柯爺見問，冷笑兩聲道： 「你做的事情，你豈不知！我
實對你說罷，你這忘廉喪恥的賤人，敗壞為父的清白家聲。若將
你處死於家內，免不得入殮殯葬，驚動外人耳目，亦復不雅。趕
此昏夜無人，將你帶到此處，你看，一派江水即是你葬身之地。
你一時失著，做錯了事，非怪為父狠心。你之閨門不謹，總由這
兩個小賤人勾誘，亦禍之魁首。等你死後將兩個小賤人另賣，豈
不又要貽害人家！不如將這兩個小賤人隨你到江心去，做伴好往
龍宮去的。你聽見我的吩咐，速速自裁罷，免得為父的親自動
手。」柯爺說這一番話，倒把兩個丫環唬得渾身亂抖，哭哭啼
啼。轉是寶珠聽見此話，並無悲恨之色便道： 「爹爹既要女兒身
赴江心，女兒倒也情願留此清白之軀。何不就在家中向女兒說
明，也讓女兒告別母親，答謝生身養育之恩。爹爹做此詭計，使
我母女不能一別！女兒死不惜命，祇可憐兩個丫環也受此不白之
冤。」 （二十七）

由於他開口說話之故，真氣分散，竿身
又直了一點，可是他的身形卻被逼退了一
步，顧不得再開口，連忙又將真氣運足，同
時還用目示意，叫金蒲孤趕快離開。

金蒲孤知道他已準備作孤注一擲，玉石
俱焚的打算，連忙抽身退後幾步，將長箭抽
了一支搭上弓弦叫道： 「前輩請再支持一
下！」

耿不取已拉著劉日英躲到一塊假山石後
面，見了金蒲孤的舉動後，連忙探出身來叫
道：

「釣魚的朋友，你不要忙，這小伙子另
有幫助你的方法！」

南海漁人背對著他們，也無法分神回頭
看他們要用什麼方法，祇是埋頭苦吼叫道：
「你們別多管閒事，什麼方法都沒有用！」

耿不取卻興奮地叫道；
「這小伙子的箭法別有一手，他祇要把

對方隨便射倒一個，你就可以趁機反攻了！
」

南海漁人吁著氣道： 「這也許可以一
試，不過要快一點，我擋不了多久！」

金蒲孤長箭搭在弦上，卻又不禁至躊
躇，不知道該把目標對準那一個，耿不取又
摧促道：

「小子！你還等什麼，隨便你射倒那一
個，其餘兩人也活不了！」

白獲與竺青都不作任何表示，祇有天山
逸叟橫起怒目，鼓著額上青筋叫道：

「好！孽畜！我教會了你射箭，倒反而用
來對付我了……」

金蒲孤本已引勢待發，被天山逸叟這一
叫，指頭立刻又捏緊了，耿不放卻笑了一聲
道：

「老朋友，你可不能怪這小伙子，教會
了徒弟打師父，自古皆然，你們射箭的老祖
宗后羿，就差一點死在他徒弟逢蒙的箭下，
何況你徒弟是為了大義，當你死了之後，腦
筋清醒了，你會因為他這番俠行而感到驕
傲！」

天山逸叟哼了一聲，金蒲孤堅毅地舉起
長弓再度瞄準。

劉日英卻輕吁了一聲道：
「金大俠！你要三思而後行，求忠臣義

士於孝子之家，你就是殺了令師，也不見得
找到家父！他……」

可是金蒲孤的長箭已經脫弦而出，帶著
尖銳的呼嘯，直對準那三人飛去，耿不取哈
哈暴出一陣長笑！

他笑不了幾聲．立刻又止住了笑聲，因
為那支長箭在三個人頭上轉了一轉，忽然又
飛了回來，直向南海漁人的正面射去，南海
漁人突然一驚，大喝一聲，將對方三個人都
震了開去，抽回長竿對準箭上擊去！嗒的一

聲，長箭被攔腰掃為兩截落下！
南海漁人喘著氣怒叫道： 「小子！你怎麼

反而要害我起來了！」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前輩並未受害，

而這場僵局卻已解開了。」
天山逸叟與白獲竺青都在連連喘氣，卻

一個都沒有受傷。
南海漁人瞪著眼睛怔地叫道： 「小子！

你究竟在搗什麼鬼？」
金蒲孤一笑道：
「前輩與家師等力拼之際，雙方實力相

等，祇有這個方法才能解開……」
南海漁人表示不解。
金蒲孤笑著道： 「剛才我發箭的時候，

前輩可有什麼感覺？」
南海漁人想了一下道：
「我祇覺得對方的力道突然減輕了，我

也自然地收回了勁道……」
金蒲孤笑道： 「前輩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嗎？」南海漁人搖搖頭。
劉日英卻鑽了出來道：「我知道！」
金蒲孤笑道： 「姑娘不妨說說看！」
劉日英用手一掠鬢髮道；
「當時他們雙方都以為大俠這一箭必然

奏效，令師等三人雖不知道誰會中箭，卻都
收了邊道，準備抵抗下一次的拚命，南海漁
人也是同樣的想法，準備在減少一個敵人
後，將勁力留作消滅另兩個強敵之用，因此
一場拚力的僵局，在無形中自動化開了！」

南海漁人恍然道： 「有道理！不過你最
後為什麼把箭指著我呢？」

金蒲孤一笑道：
「因為前輩還留著兩成勁力未發，假如

對方突然鬆手，前輩一定會趁勢進攻，我祇
好用那支箭擋前輩一下……」

（七十八）

倪
匡招魂


